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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昆虫的求偶有趣
得很，比如雌螳螂会要吃掉

雄螳螂。不少文学作品把昆
虫里的雌性杀手列举出来做
最毒妇人心的佐证，却全然
不顾一个事实———那就是箭
在弦上，雌螳螂必须吃，雄螳
螂也被吃得心甘情愿。

交配的目的是为了繁

衍，两性都该为此付出努力。
一些昆虫务实得很，它们
“觉得”想繁衍自己的基因，
就得拿身体做代价，不存在
播完种子拍屁股就走的好
事。话说回来，不吃雄螳螂，
雌螳螂拿什么来补充接下来

的体能消耗，排卵产子？
人类也好，昆虫也好，在

怀孕、生产、哺育的阶段，生
产一方都处于绝对的弱势，
这段时间不能工作（捕猎觅
食），体能状况极差，消耗却
极大，它不事先储备粮食，自

己和后代就得成为其他生物
的粮食……

有几个做母亲的没扮
演过恶人的角色？好不容易
养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年纪轻轻，遇到第一个癞蛤
蟆，就可能被几句“真爱至
上，金钱万恶”的谎话哄得
团团转，就要以身相许。这个

时候总是做母亲的挺身而
出，棒打鸳鸯。据考证，癞蛤
蟆是不会因为娶了天鹅就变
成天鹅，最大的可能是，天鹅
近朱者赤变成了癞蛤蟆。

对女性来说，青春、才
华、身体放到婚姻这个牌局

上，就是人生博弈。即使不
想以卒博帅，也至少得有车
换车，没有白贴的道理。肯
白贴的女人———并不见得
崇高伟大，只能说，你首先
没把自己当人。人若首先看
贱了自己，焉能期望被男人

高看？男人只会庆贺自己的
狗屎运，而不会感激你是如

何牺牲迁就的。
女人么，如果无私豁达

，当然好，如果势利而计较，
也无可厚非，她只是从本能
的角度考虑，保护自己。最最
可厌的是有些男人会要求女
性为他无偿付出，曾看过一

个男人发帖子说：凭什么和
女生吃饭，非得男人掏钱？

屎壳郎在求偶的时候，
通常会快速而熟练地卷起
一大块粪球，在雌性的面前
抖动着，作为自己的见面
礼———卷起最大块粪球的

屎壳郎，通常会赢得雌性的
青睐，因为粪球可以让屎壳
郎一家美美地过上一整个
冬季，可以提供足够的蛋白
质保障他们哺育下一代。

如果屎壳郎都懂得如何
取悦雌性，而男人们却强调

什么男女交往是两厢情愿，
应该一直AA制到结婚。遇

到这样的男人，我的意见是，
送给他一只屎壳郎，看人家
能不能教会他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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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个奢侈的地方，
行走街头，随便拣拾，都是

历史，比如大行宫以南、夫
子庙以北的杨公井。

清朝时，这里是一条窄
巷。光绪年间，久旱不雨，河
沟干涸，军事长官杨镜岩率
部挖井，甚至动用自己的积
蓄，又打了两口。附近居民

为了纪念杨镜岩，在井旁竖
石碑，记载他的功绩。大行
宫附近的这条小巷也从此
唤名杨公井。

杨公井的精确位置，现
在没有人知道了。其间有一
条短巷连接着延龄巷与太

平南路，平房，红砖灰瓦，白
发老人，依稀保留着 20年

前的痕迹。自行车横七竖
八，花花绿绿的棉被晾晒在

门口，凌乱简朴，城市平民
的生活状态不过如此。这里
也拆了，就在数年前。

什么都是新的，全是今天
的样子，覆盖着昨天的皱纹。

杨公井是南京的商业区，
近百年了，也算繁华路段。上

世纪90年代以后，新街口竖
起众多大型百货店铺，湖南

路时新店铺灯红酒绿，杨公
井流露出没落的哀伤，这里
多的是廉价杂货，精打细算
的小市民常光顾这里———
衣服鞋帽，被套床单，棉质内
衣……纯粹的日常生活。

吃饭的地方还是多。比

如四川酒家，是全江苏最大
一家经营川菜的老字号餐饮
企业。外出的人都会到杨公

井吃饭，因为这儿有90年历
史的绿柳居。刘长兴也是百
年老店，吃他们的小笼包子，
不枉在南京生活过。拉拉杂

杂的临街小铺，终比不过热闹
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常见白发
老人于宣传广告下恍然。

最清幽的地方是位于
延龄巷和淮海路交叉口的
金陵刻经处。距今一百二十
年，宁静典雅，庭院深深。围

墙外是居民小区，临街房产
出租给服装店，它就这么在
现代世俗中，悄然生存。

杨公井的古籍书店，依

旧数着时光流逝。不过古书
买卖不多，只做些旧书和新

印古籍业务。打折书相当
多，爱看书的人每隔一阵就
到那里淘一堆回家。没有畅
销书，几乎没有时尚人士光
顾。老花眼镜，白色的确良
衬衫，是最常见的装扮。

有心人走一圈杨公井，

得花很多时间。杨公井的杨
公仙去了，井没有了，小巷
也没有了，曾经的繁华也在
衰老。时代的每次转身，垂
老背影总被夕阳拖长。

历史就是为了被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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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的城市不一样，成
都女人，甭管干什么的，如

果有空有闲的话，都喜欢泡
茶馆。

成都女人泡茶馆的习惯
由来已久。据考证，1906年，
成都第一家带有商业性演出
的茶园———可园，成为首先
允许女客进入的茶馆，之后，

几家大茶园都开始接受女宾
进入。之后，几乎所有的茶园
都开始接纳女宾。刚开始，女
宾要从另一个门进出，座位
也和男宾隔开，但不久这一
方式就失效了，很快就出现
了男女杂坐共同喝茶观戏的

局面。成都竹枝词一贯杂咏
新鲜风物，有赞此景的诗曰：
“社交男女要公开，才把平
权博得来。若问社交何处所，
维新茶馆大家挨。”

鲜活佻达的市井气味，
卫道者历来是要掩鼻的。成

都女人进入茶馆的过程，中
间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官方
时不时会出台一些禁止令，
比如可园接纳女宾后不久，

曾经被禁过；1913年，官方
颁布过 《取缔戏园女座规

则》（成都的戏园和茶园从
来是合二为一的）；而当时
所谓的一些精英文人们也竭
力抨击这一“伤风败俗”的
现象，指责“女宾嬉笑撩拨
男宾，秩序大乱”。

成都女人会在 20世纪

初那个封闭守旧的大环境中
流连于茶园这种公共场所，
其实与这个城市的女人历来
的气质有关。成都女人，大
胆、放松、娇俏和刁蛮集于一
身。她们很早就开始出入公
共场所，市场、寺庙、节日集

会等，都是她们乐于出场的
社交场所。这一点，在李 人
先生的著名小说 《死水微
澜》里也可一观：邓幺姑和
罗歪嘴之间的感情萌动就是
过节时在成都街头发生的。

我问一位外地朋友，女

人泡茶馆怎么样？看得惯吗？
那位仁兄笑得合不拢嘴，说
太看得惯了！那倒是，茶让他
享了清福，四周的女人让他
享了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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